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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
味也越来越浓。

春联，作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文化信
使，总是与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相随而
至。每年除夕，人们都会在自家大门旁贴
上鲜红亮丽的贺岁春联。这一副副春联，
渲染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洋溢着庄重
热烈的中国年味，承载了人们对盛世新春
的热情祝福和美好期盼。

春联，是春节的重要文化元素。红纸
黑字，象征着喜庆、祥和、财富、平安。辞
旧迎新过大年，不能没有红春联，没有春
联的春节是不可思议的！

春联是需要写的。“写”有两层意思，
它包含了文学的“写”与书法的“写”。

文学的“写”，是编写春联。春联这种
独特的文学形式由骈体文衍生而来，同时
借鉴了诗歌“简短”与“诗意”的表达传统，
契合了中国古已有之的“对偶观”和“对称
美”，顺应了汉语言文字的突出特点和美
学特征。如《诗经》中的“青青子矜，悠悠
我心”，体现了对称美的雏形；《洛神赋》中
的“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
之回雪”，兼备了对偶与韵律；《滕王阁序》
中 的“ 落 霞 与 孤 鹜 齐 飞 ，秋 水 共 长 天 一
色”，成为格律工整的典范；《旅夜书怀》中
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既有春联
对称美，又有语言文字美。可见，我们在
编写春联时应当满足这么几点要求：第
一，字数相等，断句一致；第二，平仄相合，
音调和谐；第三，词性相对，位置相同；第
四，内容相关，上下衔接，不可重复。同
时，还要编好横批。这是春联的主题，是
内容的凝练与升华，起到“画龙点睛”作
用。

古人编写春联，常常是妙语连珠、字
字珠玑。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短短两句，十个字，就勾勒出了一幅温馨
和谐的画面。家的温暖，友的相聚，酒的
醇香，仿佛就在其中。再如：“风送热浪三
千里；雨洗银针万户连。”此一联，春日和
风，夏日暴雨，秋叶银针，冬日炉火，四时
之景皆在笔下。

今人编写春联，又何尝不是如此？歌
颂新时代，热爱新生活，对话心灵，对话人
生，对话岁月，运用简明、凝练的语言文字
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抒发我们的真情实
感。我们有理由、有能力编写出对仗工

整，寓意美好、合乎韵律的联语，让春联成
为我们新年的祝福、生活的诗篇和奋勇前
行的力量。

书法的“写”，是指书写春联，由书写
者运用书法技巧写出俊逸洒脱、清新灵
动，富有美感的楷、行、隶、草、篆各体汉
字。在这方面，许多书法大家、文人雅士，
都留下了大气磅礴、深蕴哲思与智慧的不
朽墨迹，成为我们学习、借鉴、书写实践的
范本。这不，“腊八”刚过，中心城区就有
了零星的写售春联摊点，不几天工夫，便
迅速蔓延开去，遍布街头巷尾人流密集的
地方。禹都市场南大门附近，可称得上

“春联市场”了，这儿聚集了十余家写售春
联的摊点。欲购书写春联的人们熙熙攘
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顺着摊位浏览
样品的，有围在旁边静观书写的，大家寻
找到自己满意的摊点，主动与书写者共拟
春联内容、规格和数量，等待写好晾干，便
收拾妥当，扫码付款，欣欣然离去。

红火热闹的春联摊点不止此处，禹都
市场内还分散有好多。我的同学老高，从
农行退休后，每年都会在文化用品街区南
边摆摊写售春联。老高人聪明、勤奋，性
格坚韧，多年临摹书帖，后又师从书家，写
得一手好字。他的摊点占地不小，红毯铺
地，毛笔数支，纸张齐全，还兼售春联文化
系列饰品，如：斗方、春贴、窗花、年画等。
许多人都看好老高那遒劲潇洒、气韵灵动
的行书字，自愿在寒冷中排队等候，拿了
春联，顺便再买些其他文化年饰。老高的
生意还算景气，人多忙不过来时，他和
老 伴 常 会 喊 来 儿 子 或 儿 媳 搭 把 手 。 那
天，我去禹都市场买宣纸和笔墨，不经
意间来到老高的摊点。老高站在露天摆
放 着 的 圆 桌 一 边 ， 俯 身 弯 腰 ， 手 眼 并
用，写好的未干的春联在红地毯上摆了
一片。见到老高，打过招呼，他继续忙
碌。老高显得体态疲惫，神情困顿。我
心生敬意，感慨老高不简单，也深谙个
中之不易。当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竟然斗胆接
过老高手里的笔，一鼓作气，代书了六
七副春联，使老高得以稍息。其实，我
的字是拿不出手的，也就只配给那些提
不起笔的人写写。那天，我感觉还好，
对书写的春联很满意。倘若事与愿违，
真不知道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尴尬？

“小年”前后，一些机关单位、文化
协会，都会组织擅长书写的文化人，开
展 春 联 文 化 下 基 层 活 动 。 他 们 深 入 乡
村、社区，为人们现场书写春联。阳光
照耀下的小区广场上摆了长长的一排桌
子。他们挥毫泼墨，个个笔下生风，有
大 江 东 去 的 豪 放 ， 也 有 小 桥 流 水 的 婉
约，写出了人的感情、人的心境，一字
一句，上联下联，都在诉说着人们生活
的情感与故事。春联文化下基层，把一
副副散发着墨香的红春联送到了群众手
中，让一声声饱含深情的祝福直抵老百
姓心坎。

这个时段，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也
踊跃出场，把带有企业特点、精致唯美
的春联，发放给职工，赠送给客户，在
这年关岁末送去美好的春节祝福。

如今，越来越多的印制春联走进千
门万户，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批量
印制的春联，看上去精彩纷呈，似乎要
比书写的浓烈、艳美许多，成本也低不
少。但是，印制春联自身存在着千篇一
律 、 没 有 个 性 等 缺 陷 ， 也 是 显 而 易 见
的。哪像书写的春联有温度、有感情、
个性鲜明？哪有书写的春联与生俱来的
书法魅力和艺术境界？

我不大喜欢印制的春联，我们家过年
只贴红纸黑字的手写春联。小时候那些
年，春联是父亲写。父亲备了笔墨，裁好
红纸，在清瘦的鼻梁上架副老花镜，翻出
快要用完的旧历书，找几副适合自个家境
和心愿的春联，用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拿
起比筷子略粗些的毛笔，轻轻摁住红纸，
一笔一画地书写，笔墨在红纸上有节奏地
翻飞，心里充满愉悦。我在旁边看得出
神，偶尔会帮着抻一下红纸。父亲的字写
得生疏拘谨，但真诚饱满，像一个个硕大
的山药蛋，将红纸压得沉甸甸的。后来，
父亲不方便再写了，我家春联就由在邻村
小学教书的堂叔给写。再后来，就是我自
己写，字是丑了些，可心里很美啊！后
来有了同事或朋友每年赠送春联，我就
再没动过笔了。我退休后，这才又拾起
笔，每年坚持自己书写春联。毛笔在眼
前飞舞，联语在脑海闪耀，审视亲手书
就的一副副红春联，犹如和煦春风荡漾
在 心 田 。 我 除 了 给 自 己 写 ， 还 会 给 同
事、家族弟兄和乡下朋友书写一些。他

们各家门边大小，喜欢什么内容，我都心
里有数。写好之后，抽空亲自送去或是想
办法给捎去。每年写几十副春联，就相当
于收获了一份愉悦，图个喜庆祥和。

春节贴春联，这是人们一年一度展现
民族传统文化的门头盛事。我少时帮着
父亲贴春联，小脸蛋冻得通红通红的。长
大后自己贴春联，踩着梯子攀高爬低，身
上弄得脏兮兮。后来，领着儿子贴春联，
教他简单区分上下联：末尾字平声的，数
字较小的，时间较近的，通常为下联。贴
春联颇具仪式感，与编春联、写春联同等
重要，不能把上下联位置贴错。不然，读
起来别扭，还会让节日的喜庆气氛大打折
扣。崭新的红春联，贴在大门上，在阳光
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让人感到处处是喜
气，处处有幸福。

赏读春联，也是我在节日期间最喜欢
做的一件事情。去年春节回老家，我用了
不少时间来赏读，深感乡亲们的文化品位
提高了不少。所见之处，不乏自撰自写、
个性鲜明、联语清新的春联，如“一沟野色
垂杨柳；十里春风送花香”“独立小楼风满
袖；漫步春野暖盈怀”“一冬暖尽桃花嫩；
三春阳生柳色新”……这些春联，洋溢着
清新俊雅、纯朴率真的韵味，显示着家乡
人的学养与文化底蕴。

天气晴朗，微风轻拂，太阳照得身上
暖融融的。我独自来到永乐街，沿着两侧
店铺，一边前行，一边赏读。这里少了农
家的朴素，多了城市的亮丽，春联内容充
满商业韵味。有些个性色彩突出的春联，
令我眼前一亮，难以忘怀。“杜康酒醉杏花
雨；陆羽茶香杨柳风。”多好的春联广告
啊 ，特 色 鲜 明 ，一 看 便 知 这 是 家 烟 酒 店
铺。“贸易不欺三尺童；公平义取四方财。”
这分明是店主对顾客的庄重承诺。而“丽
日当空，小康初步；春风送暖，伟业方兴”
一联，则显示出商家的眼界、胸襟与胆识。

回 望 我 们 小 区 一 些 居 民 贴 出 的 春
联，更是百花争艳，尽展风采。“昨夜春
风才入户；今朝瑞雪又迎春”“初心使命
春光灿；大爱深情年味浓”“细雨三千春
作 画 ； 清 风 一 路 富 开 盘 ” …… 细 心 赏
读，这些春联写得别开生面，颇有不入
俗套之奇丽。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
春联红了，新年到了，春天便不远了。

又 到 春 联 贺 岁 时
■景重清

时光荏苒，好多
事 情 在 时 间 的 长 河
里 都 被 洗 刷 成 一 片
空 白 。 只 有 那 些 刺
痛心灵的人和事，却
在 脑 海 里 留 下 了 深
深的刻痕。

年关将近，就不
由 得 想 起 父 亲 。 父
亲有个绝活，他的煮
麻 花 手 艺 在 方 圆 一
带 是 出 了 名 的 。 改
革开放之前，麻花可
是 我 们 过 年 的 最 最
上等的年货了。

所 以 在 过 年 的
前一个多月，父亲每
年 都 被 阳 王 和 万 安
的人们请去，一直到
除夕才回家。

每年回来，父亲
的 手 都 变 得 比 平 时
厚 了 两 倍 。 那 时 候
我就八九岁的样子，
就问父亲：“爹，您的
手 怎 么 这 么 厚 呢 ？”

父亲笑着说：“麻花可好吃了，我这是吃
麻 花 吃 的 。”我 就 说 ：“爹 ，我 也 要 吃 麻
花。”“好呀！你妈妈昨天就把面发好了，
咱今天就煮。”我一听高兴坏了，连声喊：

“煮麻花了，煮麻花了。”父亲对母亲说：
“你把我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我手捏不住
了。阳王、万安人气可好了，没有人少给
咱，零头人家都多给呢，你数数看有多
少？”

那时候的钱多是零钱，大额的也就
十元，一毛两毛的为主，放在炕上乱乱
的一堆。母亲的手有些颤抖，数了几遍
都没数清。数钱的工夫，我却看见姐姐
眼里满是泪花，就怯怯地问姐姐怎么哭
了 。 姐 姐 却 “ 变 本 加 厉 ” 哭 出 了 声 ：

“爹，咱明年不去了，谁请都不去了。”
父亲却笑着说：“没事，不哭不哭，明
年不去了。”我一脸蒙圈，不知道是为
什么。父亲又对母亲说：“不需要数得
那么清，有个大概数就行了。只要不误
明天娃儿们的压岁钱就行。”

到第二年，父亲又一如既往，早早
地去了阳王，说是那边的孩子们都等着
他的麻花吃呢！

长大了，才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父
亲的手是因为长时间搓麻花，导致水肿
才成了那样的。麻花是人间美味，但这
美味是用多少辛苦换来的啊？！

这一幕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且随
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清晰。父亲肿
胀的手以及高大的身躯，常常在我遇到
困难的时候，给我无穷的力量和坚强乐
观的信念，令我冲破生活“赐予”的一次
次艰难困苦，一直在稳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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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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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快过年了，咱这儿有各种
各样的春节用品，你看需要点啥，提前
备好。”昨天刚忙完考试评卷登分等一
系列工作，难得偷闲，吃过午饭趁天气
晴朗、温度正好，陪爱人出来到步行街
转悠。在路边设摊的老板看见我们走过
来就冲我们喊道。

翻看着对联、年画……突然灶王爷
像映入眼帘，不由得拿在手中仔细端
详，一下子就想起老家的老屋子，以及
父母亲每年腊月二十三领着我们祭灶王
爷的情景……

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送灶
神，也叫小年、辞灶，是我国北方民间
的传统节日。在旧时，几乎家家户户都
供奉灶王爷的神位，灶王爷又称为“灶
君司命”，传说是玉皇大帝册封的“九
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各家的灶
火。在古代的民间，灶王爷一直作为保
护神而受到膜拜。祭灶，寄托了百姓的
一种辟邪除灾、迎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
的关系。因为，在这一天，人们把灶王
爷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一年来
的所作所为，让玉皇大帝作为或赏或罚
的参考。一周后的除夕晚上，灶王爷便
带着一家人应得的吉凶祸福，引领其他
诸神一同降临。其他诸神过完年之后再
度升天，只让灶王爷长久地留在这家的
厨房内，负责管理灶火，起保护和监察
作用。

过小年，农村有很多讲究或者说是
风俗习惯。这一天，在外经商的、上学
的、工作的，都要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团
聚。家里有闹别扭的停在娘家不回来的
年轻媳妇，夫家更要托人用尽一切办法
把媳妇叫回家，所以就有了“二十三，
爷 （ya） 上 天 ， 媳 妇 不 来 挨 （nai） 磨
杆”的童谣。

我小时候，父亲常常在腊月二十二
我们化峪镇逢集赶会时买回糖瓜小心翼
翼地存放在柜桌里，腊月二十三吃毕晚

饭，在灶神像前摆上糖瓜，父亲领着我
们点香、磕头，对灶爷是完完全全的一
种恭敬虔诚敬畏。灶王爷像两边还要贴
上对联“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来”，
横批是“司命主”等。这些对联开始是
我本家松茂哥写的，后来我们几个年龄
稍大些，就不麻烦人家，开始自己写
了。当时我就不明白，糖瓜硬硬的，含
在嘴里还黏牙，有啥好吃的，为啥非要
用糖瓜做供品给灶王爷？父母亲对我们
的疑惑当时也给了简单的解释。随着年
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小年的风俗
有了更深的理解。

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用糖瓜祭灶供
灶神的原因，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
巴。灶王爷是玉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之
神，有上通下达、联络天上人间、传递
仙境与凡间信息的职责，在上天之时，
人们供灶糖，希望其吃过甜食，在玉帝
面前多进好言，少说坏话，不要搬弄人
间是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嘛。

民以食为天，不论传说管理灶火的
灶神还是现今的各级领导、官员，都应
把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食品安全看作是
头等大事抓好管好。

小年就要到了，又该买糖瓜了。祝
愿我们的祖国国富民强，繁荣昌盛。

小 年
■程根茂

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

鹳鹳 雀雀 楼楼 年年 味味 （（年年 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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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心 里 ，所 有
关于故乡的记忆，都
留在了腊月。

十 九 岁 当 兵 ，从
此告别家乡，开始戍
边守疆；三十二岁离
开军营，常年背井离
乡，劳碌奔忙。但无
论身在何处，心中永
远牵挂着故土。尤其
是每到腊月的时候，
总期待着年的到来，
想念故乡的腊月，因
为城市的腊月似乎不
如 乡 下 那 般 丰 富 热
闹，不如农村那样富
有烟火气息。

腊月是春节的前
奏。进入腊月，萧瑟、
清冷的冬便开始活跃
起来了，蛰伏于乡下
农家的人们纷纷走出
家门，兴奋地置办年
货，高兴地准备过节，
浓浓的年味溢满故乡
的沃土田野和黄土沟
壑间，一年的辛劳悉
数被交付给故乡的泥
泞街巷与村镇集市。
这一切的一切，都深
嵌在我的脑海，深刻于我的灵魂。

故乡河东，星罗棋布排着许
多村子。从外观来看，它们除了
大小不同以外，建筑风格几乎一
模一样，都是阡陌乡间小路、青砖
灰瓦房屋、土墙胡墼院落，若不是
家乡人依照地域特点赋予其名
字，你根本看不出它们之间会有
什么区别。它们有的依黄土沟壑
而建，有的依汾河滩涂而立，贫瘠
而不失丰裕，静谧而不拒繁华，四
季里摇曳着岁月的芳华，烟火中
厚植着人文历史，那份醇香似入
喉的陈年老酒，那种厚重如父辈
坚实的臂膀，那丝安然像母亲温
暖的怀抱，处处蕴藏着人间烟火
的清欢与俗常。

这岁月流年的诗意清欢、柴
米油盐的生活俗常，挟裹着春夏
秋冬的清风冷雪，夹杂着爱恨交
织的血脉亲情，欢呼雀跃地在故
乡的寸山寸水间肆意流淌，饱含
深情地在故乡的房前屋后尽情歌
唱，慰藉着心灵，安顿着灵魂，让
我们于纷纷扰扰中，找到宁静与
快乐，寻到温情、温暖和幸福。

这份温暖、温情与幸福就深
藏于故乡河东的天地间，流布在
故乡河东的腊月里……

故乡的腊月，总会有一场大
雪如约而至。纷纷扬扬的雪花从
空中落下，覆盖了家乡的原野沟
壑，洁白了村庄的角角落落。棉
被样的雪呵护着身下的冬麦与小
草，融化的雪水渗入植物的根系，
为它们在春天发芽和成长提供养
分、积累生的希望。雪是天上的
精灵，是大地的祥瑞，它在寓意

“瑞雪兆丰年”的同时，亦在告知
人们，年的大幕已然拉开……

腊八节一到，家家户户便开
始熬腊八粥了。灶台前，风箱被
嘴馋的孩子们拉得山响，灶火吐
着红舌舔舐着铁锅，花生、豌豆、
大豆在沸开的锅水里胡乱碰撞；
案板前，女人们和面、擀面、切面
的动作灵动而娴熟；炒熟的芝麻
香味溢满老屋甚至飘出了院墙，
勾引得坐在土炕沿“吧唧”着旱烟
的男人和围坐在热炕上的哥姐们
不断吞咽口水。不大一会儿，一
碗碗香喷喷的腊八粥被摆放上
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于欢声笑
语中品咂着美味。年的主角就此
陆续登场。

“小孩小孩你别哭，进入腊月
就杀猪。”这句童谣，对有农村生
活经历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
谓印象深刻。进入腊月，家家户
户便开始挨个杀年猪了。杀年猪
是河东农村的一种传统年俗，老
家河津，大部分家庭都会养一两
头肥猪，养得好的，能有一百多公
斤，养得不好的，也有约八十公
斤。大人孩子都盼着杀年猪，都
期望能美美地吃上肥美的猪肉片
子解馋。我们村就有个叫“疙瘩”
的杀猪匠，长得人高马大、膀阔腰
圆，浑身满是猪腥味，眼神中透射
出两股杀气，再肥的猪瞅见他，立
马会四蹄瘫软倒下去。我们管

“疙瘩”叫叔，他一辈子也未能讨
到老婆。年末岁尾，我们经常能
看到他腰里别着刀、手里拎着杀
猪的其他家什出现在巷道，也经
常会一窝蜂地跟在“疙瘩”叔身后
去瞧稀奇看热闹，看肥猪如何在
他和几个壮小伙的配合下乖乖就
范，看他怎样手起刀落，猪在嚎叫
声中便慢慢断气，然后被放进热
水锅里烫毛煺毛。杀年猪把年的
氛围推向了高潮。

到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还
有一“蒸”一“炸”，蒸是蒸馒
头，炸是炸麻花。蒸馒头和炸麻
花是为过年时待亲戚准备的，一

般 都 是 女 人 们 要 干
的 活 。 每 年 的 这 一
天 ， 女 人 们 都 会 提
前 把 面 醒 好 ， 然 后
三 五 家 合 并 到 一
起 ， 上 午 蒸 白 面 馄
饨 和 馒 头 ， 下 午 炸
麻 花 煮 油 饼 。 不 大
的 屋 子 里 ， 火 红 的
炭 火 映 照 着 面 庞 ，
欢 声 笑 语 余 音 绕
梁 ， 馒 头 、 麻 花 、
油 饼 的 香 味 勾 人 味
蕾 ， 人 们 把 积 攒 了
大 半 年 的 白 面 拿 出
来 ， 为 年 的 到 来 做
着 各 式 各 样 的 准
备 。 浓 浓 的 年 味 在
农 家 院 落 的 灶 台 间
火焰般升腾。

转 眼 ， 腊 月 二
十 三 这 一 天 就 到 来
了 。 腊 月 二 十 三 被
誉 为 北 方 的 小 年 ，
也 是 祭 灶 王 爷 上 天
的 日 子 。 伴 随 着 晨
光 微 启 ， 沉 睡 的 村
庄 在 雄 鸡 的 啼 鸣 中
醒 来 。 巷 道 里 一 声
声 “ 卖 豆 腐 ” 的 吆
喝 ， 唤 醒 了 一 扇 扇

“吱呀呀”大门，房
檐 上 的 烟 筒 里 ， 一

道道炊烟袅袅升起。吃罢早饭，
男人们开始担水洒街、打扫庭
院，女人们在家扫屋除尘、擦门
窗糊墙。房屋扫除一新，一切布
置妥当，便开始祭灶。按照民间
习俗，每年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
离开人间，返回天庭，向上天汇
报人间家庭善恶行为的重要日
子。为了让灶王爷在天庭多说好
话，人们便在腊月二十三这天，
用糖瓜和麦芽糖供奉灶王爷，希
望他的嘴甜一些，说些好听的
话。同时，糖瓜的黏性也可以把
灶王爷的嘴粘住，防止他多说
话，说错话。祭灶的仪式非常讲
究，人们首先要将灶王爷的画像
烧掉，这是为了让灶王爷顺利地
返回天庭。到了除夕夜，再把灶
王爷请回家中，继续保护家庭平
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还要注
意，不能让灶王爷看到家里的
锅，因为锅象征着家庭的财富和
吃食，如果灶王爷看到锅，就可
能会将家里的秘密和财富状况告
诉上天，带来麻烦。

故乡的腊月，好日子显得比
平时要多，村里人更愿意选在腊
月为儿女办婚事，又娶媳妇又过
年，可谓双喜临门。村东头，迎亲
的车队上了路；村西头，送亲的队
伍出了门。新娘的一袭红衣，把
农家的日子晕染得更加红火。

如果把岁月比喻为一支点燃
的蜡烛，不经意间，腊月就快烧到
了尽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
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二十
六，炖大肉……”村里人踏着年的
节奏，乐呵呵地忙碌着。煮肉、卤
鸡，炸豆腐、炸丸子，蒸馒头、蒸年
糕……腊月的村庄，氤氲在浓浓
的香味之中，浸染在年节的喜庆
里。

除夕前的一两天，家家户户
开始赶年集、备年货，把彩纸拿
到村子里有文化人的家里，求写
春联，包括门心、框对、横批、
春条等，都是吉祥如意充满祝福
的内容，祈盼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财源广进、万事如意、家和
业兴。除夕当天在大门处贴上春
联，在门的上面或外窗上面贴上
挂钱，过年的气氛瞬时就出来
了。

除夕，是腊月的最后一天，
也是压轴的大戏。男人们净水泼
院，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女
人们开始和面剁馅，做着包饺子
的准备；孩子们则跑到街上燃放
鞭炮尽情地玩耍。除夕这一天是
人们最开心的一天，家家张灯结
彩，户户新桃换旧符，到处弥漫
着年味和喜庆的气氛，这一刻，
浓浓的年味要多足就有多足。

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时分，
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家家户户放
鞭炮，合家吃团圆饺子，新春的
到来，把河东腊月的热闹与繁华
裹进了岁月的年轮……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
步，儿时的腊月和年味已经离我
们越来越远，那时虽然物质匮
乏、岁月艰难，比不了当今时代
人们天天胜似过年的幸福生活，
但每当回忆起那年那月的情景，
至今仍然充满怀念。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
的车轮追随着时间的脚步，碾压
着过往的印辙，以“无边落木萧
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可阻
挡之势呼啸而过，把我们由少不
更事的童年推进了两鬓染白的中
年。但不论四季如何交替，人生
怎样变化，儿时的故乡始终是萦
绕在我们头顶的一轮明月，儿时
的腊月永远是我们心底的那一抹
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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